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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辽代南京燕下乡海王村

清乾隆三十五年（公元

年），工部营缮司郎中孟澔在当时琉

璃厂这里的工地上监督工人施工时，

接到工人禀报说他们在挖洞取土，挖

到地下数丈时，发现了埋在地下的一

块巨石。孟澔凭他的经验，觉得这恐

怕是挖到了一处古墓，于是就让工人

们把那石块取出来。工人刚把石块用

绳子吊起，忽然一阵狂风刮来，从洞

中涌上来一阵卷风，旋转了十几个圈

子，霎时间形成飞沙走石。等狂风过

去，孟澔命人把巨石翻过来看，原来

那是一块石碑，上面的刻字是：“大

辽故银青崇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行太

子左卫率府率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陇

西李公，讳内贞，⋯⋯保宁十年（公

元 年）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

第，享年八十。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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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燕 事下乡海王村⋯⋯。” 情弄清楚了。这是辽国御史李

内贞的坟墓。说明这个地方在辽南京时是在京城的东郊，

名叫海王村。

由于李内贞墓的发现，大致上可以推测出辽南京东城

墙的方向，这说明在辽时已有了燕下乡海王村的地名。李

墓发现后 余天，他们又重新将其改葬。改葬的地方离

原来的墓地不远，但改葬的墓至今尚未发现。

当时，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职的钱大听听说出土了李内

贞墓志碑文后，曾想将它拓下来，但当他赶到那里时，碑

已经又被埋掉了。不过幸好孟澔事先曾让人将墓志抄录了

下来，于是，钱大听将它借来读后，写了一篇《记琉璃厂

李公墓志》文章。一年以后，孟澔又请大兴学使朱筠为改

葬李墓一事写了一篇《改葬故辽李公墓记》。这两份资料

都提到李内贞墓的墓志，但彼此间有不同之处，经过校

录，得出全文如下：

“大辽故银青崇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行太子左卫率府

率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，陇西李公，讳内贞，字吉美，

妫汭人。后唐庄宗时举秀才，除授将仕郎，试秘书省校书

郎，守雁门县主簿，次授蔚州兴唐县主簿，次授儒林郎，

试大理寺丞，字妫州怀来县丞。大圣皇帝兵至，迎降，太

祖一见器之，加朝散大夫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御史中丞，

赐紫金鱼袋，兼属珊都提举使。嗣圣皇帝改银青光禄大

夫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御史大夫。天授皇帝加检校尚书

左仆射。故燕京留京南石门行都统燕王牒蜡以公才识俱

深，委寄权要，补充随使左都押衙中行使，兼知厅勾，次

摄蓟州刺史，次授都举银冶都监。天赞皇帝改检校司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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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行太子左卫率府率。保宁十年六月

一日，薨于卢龙坊私第，享年八十。其年八月八日，葬于

京东燕下乡海王村。 殷氏女，有三子；后先 何氏女，

生二男。弟僧可延，天顺皇帝授普济大师，赐紫。长子

瓒，金紫崇禄大夫、检校司空、南奚界都提纪使，兼御史

大 柱国。次子琰，银青崇禄大夫，检校尚书右仆夫，上

射，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前大石银冶监督。次子玿，前

辽兴军节度推官，将仕郎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。次子璟，摄

宣州观察推官。”

从墓志看，李内贞任过不小的官职，而其所葬之处叫

海王村，金代可能曾改名为海王庄（见震钧：《天咫偶

闻》 年）算起，距今）。若从辽太祖神册元年（公元

（ 年）已有 年了。

年，考古学家赵其昌曾考证出辽金时代的燕下

乡在唐代叫燕夏乡，其区域在当时的东城墙往东至今广渠

门一带，东北至今东单御河桥，北部西端至今西四羊肉胡

同一带，大约是东西长 公里，南北约 公里的东西狭长

地带。海王村是燕夏（下）乡的一个村，其区域应在琉璃

厂到东单御河桥之间，看来这个村是很大的。至于海王村

或海王庄之名称，赵其昌先生认为可能与水道有关。据考

证，东单御河桥附近，为古高梁河流经之地，海王村邻近

高梁河，也许因此而得了这样一个地名。

二、辽、金时代海王村是一个繁华场所

既然知道辽、金时代琉璃厂这一带叫海王村或海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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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，那么人们就会饶有兴趣地去研究那时这一带的情况是

怎样的。

海王村离辽南京的东城墙不远，属于都城近郊，至于

李内贞的墓甚至还处在关厢一带。辽南京城的东部即今宣

武门至广安门一带、迤南至右安门一带。辽、金时这一带

属显忠坊等几个坊。李内贞墓在明朝时期，是处在宣北坊

与正西坊中间。这一带在辽、金时代是很热闹的。据《日

下旧闻考》第五十九卷记载：“宣北坊在新城广宁门里，

宣武门迤东响闸迤西，至都城西南角便门西北角，七牌四

十五铺，有玉虚观、接待寺、竹林寺、老君堂、报国寺、

紫金寺、昊天寺、善果寺、归义寺、宏法寺。”

这些寺庙都是辽、金时代的古刹。

玉虚观是金朝建筑，在今广内街道办事处境内思源胡

同。金时属仙露坊。这里有与岳飞对阵的金兀术的祠堂，

曾有金泰和八年（公元 年）尚书户部主事云骑尉庞

铸所撰的碑。

接待寺在今达智桥路北，辽代古刹。

竹林寺在今长椿街北口路东，国华商场后面。金时属

显忠坊。辽道宗清宁八年（公元 年），楚国大长公主

舍私第建寺，叫竹林寺，金代熙宗时是驸马宫。

老君堂是都土地庙，在今下斜街，辽代古刹。

报国寺又名慈仁寺，辽代古刹，在今广内大街。相传

院内有辽乾统 年）尊胜陀罗尼石幢，还三年（公元

有金代所植的两棵古松。明代宪宗时因为周太后之弟在此

出家，又重修庙宇。清代又曾几次重修。

紫金寺在善果寺东南百余步，在今范家胡同西面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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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辽代。金时属开远坊。

昊天寺在西便门大街之西，辽刹。辽道宗时，秦越大

长公主舍棠阳坊第作为大昊天寺。

善果寺在今宣武艺园一带，建于南北朝后梁年间，当

时是一个大庙。

归义寺建于唐，安史之乱时，史氏归顺，诏封归义郡

王，兼总幽燕节制，建此寺。辽时也有石幢。金时属时和

坊。

宏法寺，《日下旧闻考》载无考。

除了《日下旧闻考》中记载了这 个寺庙外，离琉

璃厂不远还有辽、金以前的古刹，即白马寺、圣恩寺、延

寿寺、悯忠寺。

白马寺建于隋仁寿四年（公元 年）正月上旬，在

今宣武门外 里许。

圣恩寺又名大悲阁，其地约在今牛街北口，建于唐

代，辽代重修。辽圣宗因避雨曾入大悲阁，大悲阁遂改名

圣恩寺。金中都时，牛街北口这一带也叫做“蓟门”，与

古蓟城称作“蓟门”重名。这个地方很热闹。据《金史》

记载：大定二十三年（公元 年）世宗对臣下说：“朕

前诣兴庆宫，有司请由蓟门，朕恐妨市民生业，特从他

道。”辽圣宗避雨大悲阁这一雅事，构成了“蓟门飞雨”

这一风景美名的来源。后来，因大悲阁圯废了，“蓟门”

这一地名也不复存在，但“蓟门飞雨”这一风景美名又演

变成为“蓟门烟树”的提法。清乾隆皇帝好古，他到处寻

访古迹，随意指元大都的西墙残址为“蓟门”，并在那里

立了一通“蓟门烟树”的石碑，任人凭吊。这样，真正产



第 6 页

生“蓟门飞雨”这一美名的地点，就与现在立碑的地址相

差十万八千里了。

延寿寺始建于辽，《日下旧闻考》曾把它的始建年代

追溯到东魏、隋、唐。延寿寺的面积很大，《琉璃厂小志》

中说它“东起五斗斋，西讫方壶斋”，即包括后来琉璃厂

的整个地域范围。延寿寺是辽、金两代的重要庙宇。据

《燕云录》载 年），宋徽宗赵，北宋靖康二年（公元

佶和钦宗赵桓父子被俘，押解到金中都后，赵佶夫妇就被

囚在延寿寺，金人从汴梁所掠夺的车辇等物也存放在延寿

寺。这在从延寿寺发掘出来的断碑中都有记载。赵佶夫妇

被囚后所受待遇尚厚，可以看毬射游戏。但赵佶心情极

坏。延寿寺的残址还有一口古井，据说他经常在这里“坐

井观天”。现在延寿寺经过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几个朝代

的变迁，寺基愈来愈小，这口井也早已被填湮没。希望今

后随着本市危房改造工作的进行，这口井能够重见天日，

供人观赏。

悯忠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法源寺。宋钦宗赵桓曾被押

解到这里，一路上受尽欺凌。据《燕云录》记载：“七月

初十日，靖康帝、祁王太子至自云中，馆愍忠祠。司马朴

云：帝自四月朔，青城起程。粘没喝（按指金朝将官）令

易青衣、顶毡笠，乘黑马，监以骑兵。帝时时仰天泣，辄

被呵止。从官先令骑马，马毙即令步行，迟以鞭挞。行止

坐卧番儿监之。夜宿时，粘没喝毳帐可容百人，絷帝及祁

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⋯⋯。”

赵桓所受的待遇比起赵佶来要差得多。徽钦二帝被俘

北上的遭遇，史书记载甚少，后来又被送到上都（一说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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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依兰，一说是吉林扶余），记载更少。

上述十几个寺院密布在辽、金时代的东城墙里外，说

明当时这一带人口稠密，经济繁荣，人们来这里朝香礼

拜，因而交通也是便利的。有的寺院还自己印刷发行佛

经，反映了当时文化发达的状况。延寿寺和悯忠寺两个规

模宏大的寺庙更反映了当时这一带的繁华，其中延寿寺的

寺址还在辽南京城东郊，说明那时郊外也是热闹非凡的。

可是，后来历经几个朝代的沧桑变化，临到北京解放时，

这一带，也就是今天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辖区一带，竟

都是贫民集中、摊贩林立之所，人们只看到城市贫民在玉

虚观一带出卖自己穿剩下的破衣烂鞋，哪里会想到当初在

辽、金时代这里曾有过寺庙密集、金碧辉煌的景象呢？

元朝在灭亡金朝的过程中，曾大火烧掉了金中都这座

繁华的城市，但也有幸免于难的地方，起码邻近金中都东

城墙的延寿寺就没有被烧掉。当年这里浓厚的文化气息总

会遗留给琉璃厂一些深远的影响。例如，已经到清朝初

期，著名诗人毛奇龄仍在怀念宣武门竹林寺旁有座名叫顶

泉居的酒家，它那里卖一种酒叫蓟酒，其所以叫“蓟酒”，

这跟唐代这一带叫蓟县有关。他曾写诗称：“竹林寺畔顶

泉居，井洌香甘新醡余。”既然一座名刹和它旁边的小酒

店仍能在几百年后使人引起这样深刻的怀念，那末，这个

地方当年那样典型的诵经、印经等文化活动，又怎能不给

后世留下更深的影响呢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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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中都毁于兵燹后，元朝在它的

东北面另建都城，这就是元大都。

原来的金中都被称做旧城，旧城

中仍居住着一些人口，也有集市。元

大都的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带。海王

村是顺承门和丽正门之间的一个村

落，处在大都城与旧城之间，仍然是

元大都的近郊，地位很重要。元朝如

果要兴建宫殿，把这里作为原材料基

地之一是很方便的，这便是海王村在

元代出现烧制琉璃瓦窑的由来。元朝

在修建大都城和皇宫时需要大量的琉

璃瓦，这一特点已被当时到中国来的

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注意到，他在其

《马可 波罗行纪》中描写元朝大明宫

的情况时说：“顶上之瓦，皆红黄绿

及其他诸色，上涂以釉，光泽灿烂

⋯⋯。”其烧窑的地方就设在今天的

琉璃厂一带。据张涵锐写的《琉璃厂

沿革考》记载：“元代建都北京，名

大都城。设窑四座，琉璃厂窑为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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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。分厂在三家店，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，

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。”这个分厂就是今

天门头沟三家店附近的琉璃渠，今尚有遗址。

此外，当时琉璃厂这地方也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区。元

大都建立后，达官贵人们出城踏青，多往旧城的白云观、

法源寺、天宁寺游览。这些地方在金中都被大火焚毁时因

处于城外而没被波及。人来这里过路多了就走出了今日的

李铁拐斜街、樱桃斜街、王广福斜街、上斜街、下斜街等

几条斜形街道。其间也要路过琉璃厂。那时的琉璃厂无疑

是个风光明媚、吸引游人驻足的好地方。有了窑厂，有了

工人，又有水泊，可以想象这里自然不难成为可以登高眺

远、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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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代的琉璃厂

元大都城只存在 年，就被了

朱元璋的军队攻破了。明洪武元年

（公元 年），明将徐达率军攻下

大都后，将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

里，成为明代北京城的北城墙。永乐

年间，北京城又一次重新修建，在原

大都城三宫（大明、兴圣、隆福）的

基础上，营建紫金城、西苑（即北海

和中南海）、南内（南池子一带）、景

山等宫苑。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和

皇宫，其工程之浩大，征调民工、军

工数量之多，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

当时北京城有五处最大的工地：台基

厂（堆放柴薪）、神木厂（堆放由运

河运来的巨型木材）、大木厂（堆放

和加工木材）、琉璃厂（烧制彩色琉

璃砖瓦）、黑窑厂（专烧黑色琉璃瓦

件）。这五处工地中，琉璃厂是个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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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厂地。因为皇宫营建工程在整个明代是不断地进行着

的，所以琉璃瓦直到明末也还在不断地生产着。万历时出

版的《西宫鼎建记》一书中记载：“琉璃、黑窑工程重大，

非军不可售事⋯⋯，查得旧例：锦衣卫拨军一千名⋯⋯。”

锦衣卫是皇宫禁军，一般用于监督民工劳动，既然连锦衣

卫的军士都动用了上千名，那么征用民工的数量也就可想

而知了。该书又记：“两窑用柴 余万斤， 万约银

千余两，题准砍伐南海子树木合用抵无⋯⋯。”从使用人

力或物力的规模来看，都可以说明当时琉璃厂工地之大。

琉璃厂一带原来就有河道，又加上烧窑取土，窑厂附

近常常形成许多坑洼，叫做“窑坑”，这一来，交通往来

就非有桥梁不可了。所以，琉璃厂附近的许多地名多带有

“桥”字。清朝李慈铭的《桃花圣解庵日记》中写道：“盖

自明嘉靖以前，外城未筑时，此地有水，西流为清厂潭，

又西南为章家桥，又南为虎坊桥，又南为潘家河，而自厂

桥南为梁家园，可引凉水河，处处径脉流通。”

几句话勾画出了这里沟渠纵横的情况，这无疑是个好

景观。琉璃厂既为窑址，当然会有管理衙署的机构。到明

嘉靖四十三年（公 年）建筑了外罗城，琉璃厂从元

此变成了城里，这里也就有了街道。明嘉靖时张爵所著

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中就记下了当时琉璃厂已有了东

门和西门。东门附近则有炭胡同、斜街、筒子胡同、新火

神庙、安南营、章（臧）家桥等地名（属正西坊）；西门

附近则有柳巷儿、椿树胡同、章家桥西等地名（属宣北

坊）。这里既有景观，又有街道，所以明代有些官宦在退

仕以后，就携带着大量图书和文玩到这里来定居，这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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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这里日后成为文化街的一个因素。隐退的官宦和赶考的

举子在这里翻阅图书或观赏古董，从而逐步培育了这里的

文化气氛。

但明代的琉璃厂，毕竟还主要是一个为皇家烧制琉璃

瓦件的地方。它占地很多，人烟比较稀少，树木很多，还

有河流、水泊、高阜、下洼，基本还是郊野的景色。它虽

然已有一些街道，但还没有形成市。在明代人蒋一葵所著

《长安客话》和崇祯年间刘侗、于奕正所著《帝京景物略》

等书中，都没有说当时琉璃厂是一个市，它只是一个窑

厂，可以供游人玩赏。

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，当时琉璃厂除大量从事琉

璃瓦件的生产外，同时还生产其它一些琉璃器物。明末诗

人吴伟业在咏及琉璃厂时，曾描述过用琉璃烧制的器物及

其安装情况：

“琉璃旧厂虎坊西，

月齐修伐五色泥。

偏插御花安凤吻，

绛绳扶上广寒梯。”

在《倚琴阁杂钞》一书中记载：“琉璃厂瓦有黄碧二

种，明代各厂，俱有内官司之。殿瓦之外，所置一曰鱼

瓶，贮红鱼、杂翠藻于中；一曰琉璃片，以五色渲染人物

花草练成，嵌入窗户；一曰葫芦，大或者径尺，其色紫者

居多；一曰响葫芦，小儿口衔，嘘吸成声，俗名倒掖气；

一曰铁马，悬之檐以受风戛者也。”

从这些琉璃器物中可以看出，当时金鱼池（金代叫鱼

藻池）蓄养金鱼风气之盛。《帝京景物略》也对此作了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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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的描写，同时也记下了一些当时的儿童玩具。这些琉璃

制的儿童玩具 等，一直到如“倒掖气”（又名“扑扑登

笔者的童年时代，人们仍能见到。

二、明代的京都文化中心在正阳门两侧

明朝科举制度很发达，各地举人要进京赶考。明嘉靖

年间，为安排来京赶考举人住宿的会馆也应运而生，大都

分布在前门外正阳门两侧。举人们来到北京，有时要买些

书，有时为了生活需要而卖掉一些书籍，此外还要购买一

些文房四宝，这样就促成了书市的诞生。书市最早是分布

在大明门之两侧，即考场旁边，相当于今日天安门旁边。

明万历年间，胡应麟所著《少室山房集》中记载：“凡燕

中书肆，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，及拱宸门之西。

每会试举子，则书肆列于场前；每花朝后三日，则移于灯

市；每朔望并下浣五日，则徙于城隍庙中。灯市极东，城

隍庙极西，皆日中贸易所也。灯市岁三日，城隍庙月三

日，至期百货萃焉，书其一也。”

这一段文字除说明了书市后来挪到了灯市和城隍庙

外，还说明了其基本地点是在今天的天安门两侧；同时也

说明了当地除书市外，还卖其它东西，可能包括古玩商市

在内。这也为以后琉璃厂古书业和古玩业的同时存在作了

一些说明。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一书的“城隍庙市”一条

中，也说到了明代京都的古书业是先在大明门，后挪到城

隍庙市，尤其详尽地说明了古玩业在都城隍市的情况：

“京师市各时日：朝前市者，大明门之左右，日日市，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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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贾是也。⋯⋯城隍庙市，月朔望、念五日，东弼教坊，

西逮庙墀庑，列肆三里。图籍之曰古今，彝鼎之曰商周，

匜镜之曰秦汉，书画之曰唐宋、珠宝、象、玉、珍错、绫

锦之曰滇、粤、闽、楚、吴、 越者集⋯⋯市之日族族，

行而观 正者六，贸迁者三，谒乎 者一。庙建自永乐初，

统中重修洪武初，神有封号，曰：鉴察司民城隍庙显佑

公。今称 三字，字都城隍之神。⋯⋯庙有石刻‘北平府’

径尺，半埋土中。”

这里所说的“大明门之左右”的“居贾”，是指搭盖

着简易棚房，常年每日进行营业的座商。他们常年活动的

地盘还是在天安门两侧，后来则挪到了城隍庙的庙会上。

按我国传统迷信说法，城隍老爷是城市的守护神，朱元璋

重视城隍老爷建国后特 ，遍封了各地城隍神，把城隍庙

捧到很高位置上，并且把城隍庙会列为各种庙会之首。所

以书市挪出大明门后就到了城隍庙市，而且从上述《帝京

景物略》中关于介绍“城隍庙市”的这一段文字，也可以

看出当时其隆重的盛况。

随着书市最早分布在今天安门两侧，印书的书铺也就

相应地开设在正阳门两侧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代几家书

铺的地址中看出：

金台汪谅书籍铺　　正阳门西今西交民巷处

叶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宣武门内铁匠胡同，今西单附近

赵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北京国子监前

金台岳家书铺　　　　　　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

巷内

刑部街陈氏书铺　　今人民大会堂一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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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河沿洪家剞劂斋

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党家书铺

正阳门里东城下张家书铺

从这张不是完整的书铺名单上可以看出，它们开设在

正阳门的两侧，这是明朝出版业的中心，也是明朝京都的

文化中心。有的书铺还很会做广告。如金台汪谅书籍铺曾

于嘉靖元年（公元 年）印发过书单，上印：“金台书

籍铺汪谅，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，今将所刻

古书目录列于左，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，愿市者览

焉。”最后落款是“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谅古版校

正新刊。”说明当时临近年关了，书铺要广泛推销书籍，

争取更好的收入。这种状况可以说明明代的文化出版业是

很发达的。正阳门两侧有书铺，西河沿也有几家缙绅铺，

当时在琉璃厂只有一家老二酉堂书店，所以在明代，琉璃

厂还不是京都文化中心。至于为什么琉璃厂会出现老二酉

堂书店，只能作这样理解：那些居住在琉璃厂周围的举子

们在考试期间或等待考试期间，闲来无事，到这里游逛，

产生了交换书籍或买卖文房四宝的需求，于是就产生了老

二酉堂书店。这家书店一直保留到北京解放以后，曾挪到

东打磨厂经营，直到公私合营并点时才消失。

三、慈仁寺

明末清初，当时京都图书文物业的中心已经挪到大明

门西边的都城隍庙，后来不幸发生火灾，于是人们生活中

不可缺少的书市和文物市又挪到了都城隍庙南边，现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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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门大街路北的慈仁寺。

慈仁寺为辽刹报国寺故址。明成化年间，太后弟周吉

祥自愿出家为僧，明宪宗朱见深同意他的要求，就将报国

寺改建了一番来安置他，并以为母后祝寿为名，赐额慈仁

寺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叫这个庙为报国寺，直到现在，还

是这样叫法。

慈仁寺内有几种景观：

双松。如双龙偃游，浓荫覆地，蔚为奇观。孙国

敉在其《燕都游览志》中说：“大慈仁寺，殿前二松，相

传元时所植，台右一株尤奇。”也有人说其中一棵是金时

所植，王士禛诗云：“复见金元双树在。”双松于康熙二十

年（公元 年）枯死，但直到清末，人们每谈及慈仁

寺时，仍都谈到双松。

毗卢阁。登阁可以望见卢沟桥，不少游人蹑脚登

临以远眺风景。

窑变观音像。传说明成化年年间自内府颁来，为

镇寺之宝物。原置于毗卢阁，阁圯后，易地保存，八国联

军侵犯北京，庚子之乱（公元 年）时遗失。

清初，都城隍庙因发生火灾，将庙会挪到往南之慈仁

寺，每月三期，即月朔、月望、下浣三日，与明代都城隍

庙庙会之日期相同。慈仁寺集市中最热闹的是书市，文人

学子们到这里来寻觅他们所想要的书籍。王士禛曾说他自

己：“官都下二十余载，俸钱之入，尽以买书。当冬日过

慈仁寺市，见孔安国（尚书大传》，朱子《三孔经传通

解》，荀悦、袁宏《汉纪》，欲购之；异日侵晨往索，已为

他人所有，归来怡怅不可释，病卧旬日始起。”（《居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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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》）浸沉在慈仁寺里时间最久的人，要数王士禛（渔

洋），那些渴望见到王士禛的人们只有到慈仁寺里书摊旁，

才能见到他。如曲阜孔尚任的《燕台杂兴》诗中写道：

“弹铗归来抱膝吟，侯门今似海样深；御车埽径皆多事，

只向慈仁寺里寻。”注云：“渔洋龙门高峻，人不易见，每

于慈仁庙市购书，乃得一瞻颜色。”王士禛自己也说：“昔

有士欲谒余，不得见，以告崑山徐司寇，司寇教以每月三

五，于慈仁寺书摊候之，已而果然。”（《古夫于亭杂录》）

那时慈仁寺备有清房，可供游人借宿。王士禛刚到北京做

官时，经常在慈仁寺借宿，与骚人墨客在松前月下吟诵酬

唱，可见当时文风之盛。

慈仁寺里的古玩市场也是有名的。那时已有以假充

真、鱼目混珠的现象。一个名叫借山的和尚曾写诗说：

“斗鸡酒缸久已无，何者柴官哥定汝？藕心钱破菱花暗，

石黛朱砂剥欲腐。大概瓶炉冒宣德，商彝夏鼎谁能估。”

又说：“倪黄王李迹模糊，米董苏黄款错迕。凡马皆称松

雪翁，顽山尽识仇实父。”但也有能在书市画摊获得奇物

的，如孙国敉在其《燕都游览志》中记了如下一则曾流传

颇久的故事：“顺治己亥（公元 年），京师慈仁寺市，

有鬻故书者，鉴一敝刺，大书‘客氏拜’三字，宝应朱国

桢克生以三钱得之，赋《客氏行》。友人笑曰：“使当天启

时，此一纸，胜诏旨远矣。”

这说明在古玩摊也能买到真货，不过要费尽心机去掬

换。

慈仁寺里也有花市。孙屺瞻在其《竹枝词》中写道：

“晴后春前春未回，燕京腊月少花开。明朝十五慈仁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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